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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中美两国就双边经贸

磋商发表联合声明称，不打贸易战，

双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加

强合作。联合声明中特别提及“双方

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

出口”。近年来，美国石油和天然气

的生产规模明显提升，不仅有效满足

了自身消费需求，还为大规模出口

提供了可能。能源生产的快速增长与

出口规模的大幅跃升使得“能源进口

大国”的标签对美国来说已经不合时

宜，这个国际能源体系中的老玩家现

已露出了新面孔。

煤炭出口运能充足，石油天然气出口

运能紧俏

仅仅在十年前，美国反复展现给

世人还是一副高度关注能源安全的忧

重塑国际能源版图：极速扩张的美国能源出口
文／宋亦明

惧面孔：各类政府报告与智库评估都

在表达对美国原油进口依赖的担忧；

埃克森·美孚等美国石油巨头把“储

量替代”作为最重要的公司年度目

标；各界长期热议中国与印度的“原

油饥渴”；切尼尔等天然气公司争先

恐后地投资并兴建了一批液化天然气

（LNG）进口终端。然而，得益于

近几年来国内化石能源产能的大幅攀

升，美国展现出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

急于扩大能源出口的自信面孔：美国

政府极力鼓励能源出口并游说国际买

家购买美国能源产品，能源公司正迫

不及待地改造和扩建能源出口终端以

便尽早加入全球能源市场竞争。

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

2017年美国原油日产量高达1072.5万

桶，相比于2008年9月最低点的393.2

万桶增长了173%。2017年天然气年产

量8159.2亿立方米，其中页岩气4620

亿立方米，不仅已占据全美天然气开

采总量的一多半，而且开采量增速迅

猛，较2016年增长了7%。同期美国煤

炭产量触底反弹,重破7亿吨大关，同

比增长6.2%。在产能增长以及促进出

口政策的双重激励下，美国能源出口

规模在2017年达到新高。2017年，美

国原油出口达5500万吨，比2016年猛

增88.6%；成品油和各类炼化液出口量

高达2.6亿吨，比2016年增长10.3%；

天然气出口897亿立方米，比2016年

增长35.6%，LNG出口规模首次突破

200亿立方米，增速更是高达278.7%；

煤炭出口8795万吨，比2016年增长

60.8%。总之，一系列数据表明美国能

源的生产能力与出口规模正在快速增

长，不断刷新历史记录。

当前，美国化石能源的开采成

本和离岸价格较低，这使得美国能源

在国际市场上颇具竞争力。就原油而

言，美国出口的原油以西得克萨斯中

质原油期货价格为基准进行升水或贴

水交割，该价格不仅远低于北海布伦

特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甚至还低于阿

曼原油期货价格。更为重要的是，主

要产自墨西哥湾地区的美国原油大多

为含硫量较低的中质和轻质原油，其

品质远优于加拿大油砂、委内瑞拉重

油以及产自中东地区的高硫原油。就

页岩气而言，得益于优良的资源禀赋

与迅猛的技术进步，美国页岩气的生

产成本较五年前降低了10%～30%，

单井开发成本约490万美元到830万美

元，不仅远低于中国等多国单口井上

千万美元的成本，而且产气量往往在

后者的数倍以上。因此，美国天然气

美国能源部长、得克萨斯州前

州长里克·佩里是“能源新现

实主义”的倡导者之一。图为

2017年9月18日，里克·佩里在

于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

构大会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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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常年保持在每百万英热单位3美元

以下，这一价格还不到东亚地区冬季

LNG进口价格的三分之一。

虽然运载和出口能力紧俏，但美

国能源仍源源不断地流入国际市场。

总的来说，美国煤炭出口运能充足，

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运能紧俏，但终端

改扩建进展迅速。当前美国煤炭出口

规模相对有限，远未触及出口能力的

天花板，2017年美国煤炭出口规模只

相当于其最高峰的四分之三。原油与

成品油方面，美国的出口需求当前无

法得到完全满足。统计显示美国沿海

和内河地区共有71座年吞吐能力超过

180万吨原油和成品油的运输码头，

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墨西哥湾和东部沿

海地区。目前联接码头与炼厂的得克

萨斯原油管道运输能力存在一定的缺

口，预计2019年运力缺口将逼近每天

30万桶。然而连接得克萨斯州二叠纪

盆地与墨西哥湾港口的“二叠纪管道

工程”修建进度明显加快，该工程的

落成将彻底化解美国原油出口的运能

瓶颈，原油出口能力也将从2017年的

日180万桶提升至2023年预期的日490

万桶。另外，目前承载美国石油出口

任务的多为承运能力8万〜12万吨的阿

芙拉型轮和承运能力12万～15万吨的

苏伊士型轮。上述两种轮型停靠要求

低且在国际航运市场上数量最为充足，

完全可以满足美国石油出口的需求。

LNG出口方面，受制于终端的出

口能力，当前美国的出口需求未能得

到完全满足。截至2018年5月，美国能

源部与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批准建设

的首批九个出口终端中只有萨宾港1

期、2期以及湾点这三个项目竣工，三

者的年出口能力总计3200万吨（1吨液

化天然气约等于1380立方米气态天然

气），相较于目前的出口需求增量仍

捉襟见肘。目前首批其余六个项目将

于2019年前全部竣工，预计将带来额

外3575万吨的年出口能力。此外，另

有第二批29个出口终端建设项目正待

审批，这些终端最终全数建成将再增

加每年约2.5亿吨的LNG出口能力。为

了加快推进LNG出口终端建设，美国

内政部长莱恩·辛克承诺加快项目审

批周期，力争将项目审批周期从奥巴

马执政时期的八年压缩到一年，由此

预计未来几年美国LNG的出口能力将

得到成倍提升。

“能源新现实主义”的新旗帜

2 0 1 8年3月，美国能源部长里

克·佩里在“剑桥能源周”发表主题

演讲，驳斥了长期浸染美国人的“能

源悲观主义”，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

了“能源新现实主义”。“能源新

现实主义”以美国能源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为重要判断，以能源创新而非能

源监管为政策取向，提出了高效清洁

地开采能源、简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程序、推动能源大规模出口的长期愿

景。由此可见，与其说“能源新现实

主义”是美国所奉行的全新能源观，

倒不如说其是对近年来美国能源政策

内核与导向的集中概括。

不可避免的是，奉行“能源新

现实主义”并以“新面孔”出现的美

国将对全球能源市场与国际能源体系

带来明显的改变与冲击。一方面，美

国逐渐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出口

国，国际能源市场的供需关系出现重

大改变。就石油而言，美国现已成为

国际成品油市场的主要卖家，未来还

将成为原油的重要供给国。第一波页

岩气革命的原油增量主要被美国国内

的炼厂所消化，由此美国在降低原油

进口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各类成品油的

出口，目前出口量高达每天600万桶，

可以说是国际成品油市场上的“巨无

霸”。第二波页岩气革命目前正在推

进，然而由于美国国内炼能基本饱

和，因此第二波页岩气革命所带来的

原油生产增量将主要由其他国家所消

化。国际能源署指出，未来五年内美

国将成为全球原油生产和出口增量的

绝对提供者，预计到2023年非欧佩克

国家每天将比目前增供520万桶原油，

其中美国将增供370万桶。

就天然气而言，美国国内天然气

产量持续增加，大量廉价美国天然气

将进入国际市场。Wood Mackenzie

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天然气产量将

以2.83%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长，年产

量将从当前的约8000亿立方米增长至

2034年的约12000亿立方米。相比之下

其国内需求年均增长率仅为1.95%，

国内无法消费的部分将主要以LNG的

形式出口到亚太等地区。预测指出美

国在2024年将会出口约1000亿立方米

的天然气，到2030年将出口1412亿立

方米。届时美国将成为比肩卡塔尔和

澳大利亚的主要天然气出口国之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天然气贸易目前

主要通过签署长约来锁定，但是美国

2017年12月18日，环保人士

封堵了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塔

科马港皮吉特湾的液化天然

气终端建设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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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增长的天然气产量将会提供大量

未签约的现货天然气，由此美国将会

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中扮演灵活的调节

器，这也将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国际天

然气市场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出

口量的大增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竞

争，由此使得地缘政治问题复杂化。

就石油市场而言，在国际油价进入温

和上涨周期后，原油生产成本较低的

中东国家不仅无法实现市场出清的目

标，而且还要面临美国原油的直接竞

争。在品质上，美国生产的轻质原油

和凝析液更受对品质有要求炼厂的欢

迎；在数量上，美国原油出口量的增

加挤占了OPEC成员国、俄罗斯以及

“维也纳同盟”（OPEC联合俄罗斯、

墨西哥、阿曼等非OPEC主要产油国所

组成的减产同盟）的市场份额，三者

对国际原油供给以及油价所施加的影

响将被不断消解。

就天然气市场而言，其他国家天

然气将面临美国天然气的激烈竞争。

美国LNG的盈亏平衡点约为每百万英

热单位6.5美元，

远低于澳大利亚

LNG的每百万英

热单位13美元。即

便计入长途运费，

美国天然气运抵东

亚后仍具有较好的

市场竞争力。例如

2017年7月份的数

据显示，美国天然

气在韩国的到岸价

格为每百万英热单

位8.24美元，相比

之下地理位置近得

多的俄罗斯萨哈林

天然气则要卖到每

百万英热单位8.31

美元。伴随着天然

气的LNG贸易全面超越管道贸易，

天然气市场正从支离破碎的地区性

市场加速整合为全球性市场，曾经通

过管道贸易锁定地区性供需关系的供

给国正面临廉价美国天然气的激烈

竞争。

此外，美国能源出口使得地缘

政治进一步复杂化。例如，有学术研

究表明美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原油的

规模与美沙关系的亲疏具有明显的正

相关性。当前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

原油进口需求降至历史最低，除了

石油美元机制外，能源贸易已经完

全不足以维系两国关系，由此两国

关系可能会出现微妙的变化。再如，

美国政府正在施压欧洲各国放弃与俄

罗斯共同建设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并

转为进口美国LNG，美国政府的施

压不仅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严厉

批评，而且招致欧洲国家政府和天然

气厂商的联合抵制。在美俄关系全面

转冷的大背景下，两国围绕北溪2号

天然气管线的博弈进一步加剧了紧

张态势。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支柱

虽然近年来中美能源贸易增势迅

猛，但当前贸易规模仍旧较小，远未

触及双方能源合作的天花板。2017年

中国进口了价值72.2亿美元的美国能

源产品，而2017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额

则高达1539亿美元。可以说，无论是

从中国的能源消费需求还是从美国的

能源供给能力来看，当前中美能源贸

易的规模仍较为有限。

情景模拟显示，如果中美原油

贸易规模提升至中国与巴西的原油贸

易水平，天然气贸易规模提升至中国

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水平，中美油气贸

易规模将达到235亿美元，届时能源

贸易将很有可能成为中美贸易的第一

大领域。保守的模拟显示，中美能源

贸易将在短期内减少约80亿至160亿

美元的年贸易逆差，在中长期减少约

190亿至270亿美元的年贸易逆差。虽

然中美能源贸易仍无法从结构上显著

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但也为解决

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

的选项。

中美扩大能源贸易规模并非解决

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被动举措，而

是两国经济发展与经贸互动的必然结

果。美国能源开采的边际成本较低，

即便计入远洋运费，其在华到岸价格

仍具有较好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对

于中国而言，其巨大的“能源胃口”

和如此规模的能源需求增量也需要通

过大量进口美国能源来满足；而对美

国而言，其源源不断涌入国际市场的

能源以及占据全球半壁江山的供给

增量也必须依靠中国来吸纳。显而易

见，中美能源合作还存有巨大的空

间，未来能源合作必将成为中美经贸

关系的新支柱。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经济外交项目组成员、博士研究生）


